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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月亮升起来。我从书架上抽一
本诗集，纸页发黄，墨味很浓，月光落在纸上，
每一句诗都变成了回声。

孔子的《论语》里那段，曾皙说想春天出
去玩，孔子叹口气说“我赞成你”。就这么简
单。最好的教育大概就是这样吧——不是把
学 生 塞 进 模 具 里 ，而 是 让 他 长 出 自 己 的 形
状。闭上眼想想：傍晚，孔子弹琴，手指拨弄
着弦，学生围坐，风吹过来，衣襟飘起来。两
千多年了，那琴声好像还在，像月光一样，不
管你在哪个朝代，一抬头就能看见。

韩愈的《师说》开头那些字谁上学时没背
过？“传道受业解惑”，现在听起来像口号，但
你想想背景——韩愈写这篇的时候五十二
岁，正被贬着呢，满朝文武都不拿老师当回
事，他急了。烛光底下，笔杆子一顿，写出来
的东西跟刀子似的，力道很猛。他不是在写

散文，是在吵架。那种愤怒和坚持，隔着纸都
能感觉到，像闷雷滚过来，你不理它，它就追
着你。说到底他争的不是“尊师”这个面子，
是“求真”这件事本身——简单地说，就是别
装糊涂。

最戳我心的是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
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脑子里出现一个画
面：教室，粉笔灰，老师嗓子哑了还在讲，嘴唇
干 裂 ，声 音 像 磨 砂 的 玻 璃 ，不 光 滑 ，但 有 温
度。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沉甸甸的，像冬
天的棉被暖着你。

古诗词里写老师的调子都不一样。杜甫
那句“润物细无声”；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
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这些诗句读多了，它们会自己找路，走到
你生命里某个具体的角落去。

那次我考砸了，蔫了好几天。晚自习结

束教室里就剩我一个人，语文老师进来坐我
旁边，没讲什么大道理，就念了一句“回首向
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她的声
音特别轻，但我记得特别清楚。后来每次遇
到难事脑子里就自动播放那个声音。奇怪，
它不励志不煽情，但管用。

古 诗 词 里 老 师 的 声 音 不 是 古 人 的 事 。
它 活 在 你 我 身 上 ，活 在 那 些 被 某 句 话 点 亮
的 瞬 间 里 。 把 书 合 上 ，月 光 还 是 那 样 洒 在
桌面上，白花花的，像落了一层薄霜。那些
弦歌从孔子的杏坛开始，经过韩愈的案头，
经 过 我 语 文 老 师 的 晚 自 习 教 室 ，传 到 我 这
儿了。

我也想成为那个声音。哪怕很小，像夜
风里一根弦的轻颤，也想让它继续响下去，响
到下一个人的耳朵里。

因为月亮还在，弦歌就不会断。

银色的流波荡漾，金色的光芒笼罩，宛如

一盏盏流动的酒杯从水面上努力向上托举，

由一到百，神头泉飞花溅玉般浮动在神头海

上，神头海则承载着光怪陆离的千年神话传

说横卧在朔方大地的怀抱，亦静亦动，任凭万

丈光芒照耀。

春风萧瑟，初见神头海，一眼涌泉还在冰

封的泉沿泪流满面，顺着湖面苏醒的涟漪，一

路追随，我读懂了少年尉迟恭的倔强。岸上

已然杨柳婆娑，我仿佛看到尉迟恭驾驭那匹

“海马”在金龙池凌空踏浪，飞身起跃，伸出巨

臂，将海马的脖子死死抱住。任凭海马前腿

蹬，后腿踢，鬃毛高竖，疯狂挣扎。尉迟恭则

紧抱马脖，把马头按倒，揪住马鬃，飞身上马，

双腿夹紧马腹，困住那发疯的海兽，三缠大柳

树绕成麻花。

尉迟恭从此出神海，闯雁门，助李唐，成

就华夏守护神的威名。

浅夏入怀，再见神头，恰逢神头端午盛

会，相传北魏时期，拓跋公主在神头山分娩三

大王，于坚硬岩石上留下臀印、手印等遗迹。

当地民众为纪念神女，于每年农历五月初五

前往神头山拜谒遗迹，逐渐形成庙会，以端午

驱疫习俗为主，每家每户采艾草清洗、蒸苦豆

豆香草缝绌绌，贴红公鸡剪纸以辟五毒。后

随南北文化融合，效仿纪念屈原之俗，以晋北

黄糕代替“粽子”。随着活动常态化，民众在

遗迹旁求子“捞儿女”，并下山至三大王庙祈

福，神头庙会也成为朔州附近盛大的集市交

流活动。

神山秀水出灵韵，神头的婆婆媳妇们借

着这股子灵气个个好手艺，端午剪五毒公鸡，

缝香包年年必须。剪纸和女红又是我的强

项，记得那年端午我带着剪纸公鸡和老妈传

下来缝绌绌的老手艺加入神头赶庙会的行

列，人头攒动好不热闹，我的摊前加上朔州地

区特有苦豆豆香味引来无数爱好者围观，朔

州电视台抓住镜头把非遗民俗节目一路推送

到中央电视台，着实让我火了一把，给神头庙

会增添几许靓丽的色彩。

我便是从那时认识东神头村委会的贾秀

荣，既是振兴乡村的带头人，又是文旅融合的

践行者，能文能武，右手握笔杆，左手抓生产，

怀揣乡土情怀一步一个脚印走在神头村的排

头。而东神头村不仅于 2022年成立朔州市第

一个村级文联，设置了古镇文学社、民间文艺

组、戏曲秧歌组、威风锣鼓组、书画组、摄影组

团体。2024 年 5 月又成立了“四季村晚”演绎

团体，文化文艺志愿服务队伍 150人。我也沾

着神头的灵气，趁着非遗正当时，积极参与连

续几届“山水神头”全国书画剪纸作品展，用

剪刀刻画出神山秀水的千古神话一草一木。

我亲眼见证神头的发展飞跃，当年申报

山西省 4A 级乡村旅游示范村时，受朔城区文

旅局委托，参与申报材料写作。如今东神头

村不仅是区级先进集体，而且是市级文明乡

村、美丽宜居示范创建村，山西省首批 AAA级

乡村旅游示范村，早已步入农业部颁发的最

美休闲乡村，全国十佳宜居小镇，“全国生态

文化村”行列。东神头村利用自身优势每个

区域围绕打造绿水青山，以文化旅游产业为

载体，将打造为集人文历史、商贸旅游为一体

的塞上第一古镇。

秋回首，隔了几个冬夏，神头又有另一种

崭新的姿态与我相见，画舫在 500多亩的海中

游荡，浮桥与天然喷泉交相辉映，碧波荡漾。

游人在浮桥上仿佛行走在油画里，“塞上西

湖”的美景名不虚传。水底海草状如原始森

林在水中摇摆，据贾秀荣讲这杂草在饿肚期

间清理的干干净净，充当全村人的活命饭，而

今成为水中的桃花源，一树一树没有光的照

耀依然拼命向上。

也许我这肤浅的笔墨描绘不了神头山

河 的 壮 美 厚 重 ，那 就 从 眼 前 说 起 。 走 出 画

舫，还在江南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意境中，视

眼 便 又 融 入 湖 面 若 烟 火 升 腾 的 熔 岩 暖 泉 。

神 头 海 的 温 润 不 在 夏 秋 ，在 一 年 四 季 中 轮

回。它不仅养育神海一带的神泉子孙后代，

另一种泊来生物在恒定的水温下存活繁衍，

那便是虹鳟鱼。

虹鳟鱼是 1959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时

金日成主席作为国礼赠送。当时的 8000颗虹

鳟受精卵，从此开始了中国虹鳟的养殖和研

究工作，而神头海便成为虹鳟鱼最适宜生息

繁衍的水系。成立于 2018年 9月 26日的朔州

市桑之源养殖公司，因位于桑干河的源头，神

头镇东神头村的独特地理位置，依托丰富的

自然水资源，因地制宜的发展特色产业，承接

特色渔业虹鳟鱼、金鳟鱼、中华鲟养殖。在桑

之源，我们看到金色的金鳟鱼在池内自由翻

腾，一条据说 300 斤重的中华鲟跃入我们眼

中，成为桑之源的镇店之宝，而味美鲜嫩的虹

鳟鱼则作为朔州一大特色进入各大酒店美食

佳肴菜系。

如果说神头海是养育神头人家的宝藏，

那么神头山便是护佑这一方生灵的靠山。旅

游车沿着山路缓缓盘旋而上，山腰上三大王

的巨幅浮雕映入我们眼帘，拓跋公主一母三

胞，大大王的忠诚，二大王的睿智，三大王的

仗义传颂千古，三大王呈红白黑三色腾云驾

雾盘旋在山腰，山顶的大王庙香火缭绕，无论

升学就业，还是祈雨求子，人们都要祈愿。敬

得多了神头山便成为神山，神女山便成为老

百姓的庇护所，拓跋公主也成为神头的神女，

她的塑像静静地矗立在山后守护着她的子孙

后裔。

冬相聚，一见，再见，又见神头海，每一

次相见随着那汩汩的泉眼多深入几分。前

几年寒冬一次送文化下乡活动中，我和杨晓

兰老师一户户走访神头人家，体味村民的烟

火冷暖，那是关于“清洁取暖”话题。神头海

是清澈见底的，神头山是神女栖息之地，岂

容废气杂质排放，华朔能源深入家家户户，

晋北山村固守几千年老祖宗传下来的灶台

不复存在，烟熏火烤的味道淡了，暖气上升

了，神头的天空和神头海一样清澈。雪花飘

到冰清玉洁的湖面，湖心是暖的，冬泳的人

们 打 开 冰 面 缺 口 ，热 气 蒸 腾 滚 滚 上 升 。 据

《马邑县志》记载，我们称之为马邑古八景的

龙池夜月、桑干冬暖便在神头。我的每一次

笔墨都记载神头的一次变迁，神山神水，神

头的人心暖的，一条仿古街贯通东西，三三

两两的村民洋溢着幸福感拉满的笑脸喜迎

八方来客。

人一生中有无数次遇见，遇的多了便成

了故人，我与神头情缘未了的无数次遇见，便

把神头作为有缘的故乡。神头的小桥流水人

家成为我梦中的塞上江南，我一次次回望那

山那水，那片有信仰的土地，有我走过脚印，

笔墨留下的痕迹。望着那山路，浮桥上的人

熙来攘往，愈来愈密集，而那美好从层层莲

叶，圈圈潋滟展开放大与自然，世界同步。

古诗词里的老师
□游贵阳

遇 见 神 头
□李秀兰

秋雨踏着细碎的步子悄然降

临。它不似夏雨急躁莽撞，先借

清风递来讯息，待你疏于留意，便

轻轻落下。落在瓦檐，是轻柔的

叹息；落在枝叶，是淡淡的耳语；

拂过衣领，留下转瞬消散的微凉。

我推开窗，雨已然停歇。空

气中漫开被雨水涤洗过后清冽的

气息，香气自远处芦苇荡悠悠飘

来，似一炉淡香，糅合水汽、泥土

温润与秋日暖阳浅浅的暖意，淡

然悠远，有心方能察觉。

沿着田埂走向苇荡。田埂草

木黄绿交错，草尖缀满晶莹露珠，

每一颗都盛着一方微小天地，途

经触碰，露珠碎裂，悄无声息融入

泥土，心底不由得生出几分怅然。

芦苇荡静静卧在洼地，秋雨

初歇，整片苇荡尚带着朦胧睡意，

微风拂过，苇秆只是慵懒轻晃。

芦花正值盛放，糅合月光与晨雾

的色调，泛着淡淡的暖黄，蓬松绒

软，如同万千安静舒展的羽翼。

风起时芦花一同倾斜，宛如古画

仕女悠然扬起的衣袖，温婉从容。

拨开苇丛缓步深入，苇叶绿

意渐乏，叶缘晕开浅黄，叶片擦过

手臂，带着微凉粗糙的触感。苇

秆相互摩挲，沙沙作响，好似有人

翻阅一本年代久远的旧书。苇荡

中央留有一片空地，地面铺满腐

叶，踩踏上去绵软柔和。枯叶之

间，几株新生芦苇破土而出，嫩尖

泛着紫红，懵懂不知寒冬将近。

细雨再次飘落，轻盈落在芦

花 之 上 转 瞬 消 融 。 芦 花 微 微 下

沉，又缓缓回弹，任凭细雨相拥。

细碎雨点滴落水面，漾开针尖般

微小的涟漪，层层荡漾，不断与苇

秆温柔相撞。恍惚间，我仿佛化

作一株芦苇，根系扎进温润淤泥，

身躯随风俯仰，发丝化为芦花，随

风飘荡，四海为家。

不多时雨彻底停歇，天际透

出一缕淡金霞光。光芒洒落，芦

花、水洼连同我身上，都笼上一层

柔光。那一刻身心通透，仿佛可

以化作露珠、轻烟，消融在这片秋

景之中。

返程的田路泥泞湿滑，行走
虽费力气，内心却十分舒畅。暮
色缓缓笼罩大地，芦苇荡化作水
墨剪影，晚风携来最后一缕芦香，
清湿又带着淡淡的凄清。想来来
日再访，香气或许便会淡去。可
香不必浓郁，一缕足矣；秋不必漫
长，一刻足矣。

回到窗前，我铺开纸张，记下
这场秋雨与芦花香。执笔之时，
恍若自己亦是一茎芦苇，静立于
黄昏水岸，守候来去自由的秋天。

秋雨之后芦花香
□杨剑横

观红色教育陈列馆战旗展览

□李宇霞

赤帜高擎处，烽烟淬色新。
飘扬寒敌胆，漫卷染春晨。
常想英雄气，唯求主义真。
长空承一脉，沃土捷音频。


